
1月20日，上海报道首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上海市（复旦
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就正式进入
“应急状态”，这里是上海集中收
治确诊患者的定点医疗机构，被
誉为上海“战疫堡垒”。

从1月27日开始，中心收治
的病例数激增，而这一周正是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
主任胡必杰教授带队进驻的那
段时间。作为全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上
海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胡必杰
从进驻中心起，几乎一天也没有
休息过。

在这座“战疫堡垒”中，每
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胡必杰
和驻守于此的沪上最强医学“大
脑”们都在为患者的治疗出谋划
策。除了每天视频查房，设法遏
制肺炎重症化、指导重症和危重
症患者治疗、判断外，胡必杰还
参与“上海方案”的撰写。

在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之
下，中心的治愈出院率不断攀
升，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振奋的

“生命成绩单”。如今，这里的战
疫仍在继续，依然不容松懈。不
过，胡必杰表示，经过几个月与
病毒的正面抗衡，大家都有了充
足的信心。

“作为医生，守护好人民的
生命健康是我们的天职。”胡必
杰说道。

17年前，胡必杰参加了SARS
的防控工作，他曾作为国家卫生
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工作组
的一员，前往河南、河北、山西等
地，每天出入SARS病例的隔离病
房。这次武汉确诊首例病例以
来，他就一直关注这方面的信
息，并研究整理这些信息。在中
心，胡必杰带领团队持续奋战在
救治患者的第一线。

1月27日，您做为第二批医

学专家带队进驻中心，刚到中心
时面临的状况如何？

胡必杰：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天 24 小时呆在中心里。
当时的设想是不同医院的团队
每个星期轮岗，第一周是张文宏
带领的华山医院团队，第二周我
带领中山医院团队进驻。但是
在我们进驻的那一周，病人的数
量一下子上升了，从起初的每天
几例上升到了一二十例。

刚进驻中心的时候，工作的
强度非常大，早晨一早就起来，
晚上还要不断查找资料、翻阅文
献。有时半夜十二点多，病人情
况不好，我又马上进入指挥中
心，去看病情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的医疗队尽管对肺部
感染有较多的诊治经验，但是新
冠肺炎可以用“狡猾”来形容，它
和之前的病毒性肺炎有太多的

“不一样”，我们查房的时候，一
开始觉得有些病人症状很轻，胸
部CT上病灶也不多，像流感或是
轻症肺炎，但是几天后，一下子
就病情加重。我是在进驻中心
3-5天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的，
所以，那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我
就在各个场合呼吁增加医疗护
理力量支援中心。那两周，我几
乎每晚都睡不着觉。后来，上海
各医院的专家团队陆续前来增
援，为抗疫增添力量。

之前大家开玩笑说中心内
专家们“每天都在吵架”，前线抗
疫的真实场景是怎样的？有没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胡必杰：我们“吵架”其实就
是学术争论。在中心，我们几乎
每天都在争论治疗方案，还有一
些病例的研究总结。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着急，
比如说痰液化验结果，我觉得应
该在最快的时间拿到。一些病
人抵抗力差，除了新冠病毒，也
会有合并细菌性、真菌性感染，
要做痰培养，之前可能要等2-3
天才能拿到报告，但对于非常时
期医疗决策而言，哪怕早一天出
结果也能增大救治成功的希

望。于是，我们对流程做了改
进：今天做的痰培养，第二天早
晨先拍张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让
专家组的人员全部能看到，我们
可以先通过肉眼观察大概是哪
类或哪种菌，从而推测耐药性、
及时调整抗生素。这里还有不
少流程在不断优化改变。其实
不仅在中心，我相信国内的很多
医院也通过这次的救治，在优化
流程，这对于病人的救治将发挥
很大作用。

在前线抗疫的这段时间，医
院的领导、同事都很支持。其实
这段时间中山医院本部同样非
常忙碌，比如发热门诊的管理、
传染病的流程防控，没有医院全
体同事的支持，我在前线也很难
安心做好。

来自社会、学校、医院的力
量也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之前
医院每个星期会送蔬菜水果到
家里，学校也出台了一些政策，
为我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和支
持。前段时间，我通过滴滴呼
叫，坐上了免费为一线医务人员
提供的专车，这也是社会给医护
人员的支持。我很多家人都是
医务工作者，他们都了解防控知
识，也能理解我们医生的职责，
他们也在背后给了很大的支持。

您觉得中心现在整体氛围
和最初入驻时有什么区别？未
来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有何变化？

胡必杰：目前，国内本土疫情
逐渐得到控制，虽然还是面临着
境外疫情输入压力，但是现在和
第一阶段的心境完全不一样了，
至少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了。
我已经逐步恢复了在中山医院的
工作，我的病人也盼望着我复诊。

进入中心一个月的时候，上
海方案慢慢形成雏形，我们对用
药也有了经验积累，我们越来越
有信心说上海方案在实践中不
断调整和提高，让我们的病人得
到越来越好的治疗。

最近，我也陆续在参与国际
交流和案例咨询，包括与美国、
欧洲（英国、葡萄牙等）、东南亚
（新加坡、新西兰等）、南非、巴拿
马、哥斯达黎加、摩洛哥等海外
专家进行交流，我们将成功的经
验与他们分享。我也参加国内
的咨询会和培训，告诉同行们我
们这次对疫情的研究判断，以及
对上海方案的经验总结。

我们还做了《新冠肺炎防治
复旦中山方案》的全球发布，向
全球传递经验，分享中山医院作
为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疫情来
临后如何做好防控救治工作，包
括资源、人员的配备，流程的调
整，以及医院行政和救治层面等
多方面的架构。

3月2日，您在中心火线入
党。在您看来，这一经历将对您
继续坚守抗疫一线以及今后职

业生涯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必杰：受张文宏医生说

“党员要先上”的影响，我也想有
更多机会冲锋在前。在前线抗
疫的环境里，很容易受到影响。
我身边党员很多，他们确实以更
高标准和要求自律，这也激励我
树立更高的目标。加入党组织
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让我冲在前
面，在重大事件面前发挥我的专
业优势，今后我也会以更高的标
准来要求自己。

经过这次疫情，感染病科进
入了公众的视野，作为中山医院
感染病科与感染管理科的主任，
您如何看待这一学科的定位和
未来发展？

胡必杰：中山医院感染病
科是2003年SARS以后响应国家
要求成立的，2015 年开始设立
病房，我从呼吸科调出，开始运
作感染病科，人员规模在逐年
扩大。

这次疫情警示我们，感染性
疾病非但没有离我们而去，而且
对人类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人
类与微生物的斗争远远没有结
束。所以，感染病科要发展，但
发展不是一句空话，这个学科怎
么定位，更多要看到它的社会价
值，要通过这个学科带动相关学
科的发展。

对于医护人员而言，平时自
身也要练好内功，时刻做好准备，
同时，相关硬件软件建设都要完
善，包括发热门诊、病房的建设，
以及人力资源配备，政策倾斜等，
多管齐下提升学科水平。

1979年，胡必杰从浙江考入
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进入
了中山医院呼吸科，做了30年的
呼吸科医生，之后做了5年的感
染科专家。他说，医学是一个越
学越有意思的学科，从医是一项
充满成就感的事业。

您当时选择学医从医的初
心是什么？

胡必杰：我出生在一个医学世
家，我们胡氏家族成员中有40多
人从医，我从小在这样的氛围中耳
濡目染。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
父亲就开始有意识地让我背一些
解剖学的知识，比如人有几块肌
肉，有几块骨头，还会教我背一些
抗生素的名称，可以说，我的启蒙
教育就是医学知识教育。

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当
时的分数还可以，不过我原本是
希望去读理工科的，当时感觉考
医学专业没有挑战性。在填志
愿的时候，我和父亲有了分歧，
他希望我第一志愿填报上海第
一医学院。那时候上海第一医
学院是国内影响力很大的学校，

最后我还是听从了父亲。
不过，当我真正进入医学院

学习后，我越学越发现医学这个
学科有意思。在医学领域，未知
的东西比较多，可以让我们去探
究，而探究后还能够救人一命，
这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在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有哪些对您影响深远的人和事？

胡必杰：首先是我的父亲，
他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到现在为
止，他还会对一些疾病继续钻
研，我秉承了这个习惯，也喜欢
经常思考钻研。

还有就是我的两位导师，硕
士阶段的导师李锡莹教授和博
士阶段的导师何礼贤教授，他们
都是国内研究肺部感染很有影
响力的专家，我也是中山医院专
事肺部感染的第一个研究生。

两位导师的共同特点是对
临床的要求特别高。在我读硕
士阶段，有一次要定制一个用于
肺部感染诊断的防污染毛刷，要
去联系上海一家厂家，厂家路途
遥远，何礼贤教授陪着我一起骑
自行车几个小时往返。何礼贤
教授看胸部平片和CT也很独到，
他孜孜不倦地教我们从细微之
处发现病灶，如今我在这一领域
取得的成绩，也得益于导师对我
的影响。我和导师之间的关系
如同家人，十分融洽。

您对医学生、青年医生有什
么寄语？

胡必杰：首先要建立正确的
世界观，想清楚你为什么想学
医。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适合
的职业也不一样。你想赚钱就
不要学医。学医赚钱比较晚，也
赚不了大钱。学医更多是一种
信念，你为社会作出贡献是体现
在救治每一个病人之上。学医
也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但是你的
辛苦会得到回报，学医从医能够
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让人类更加
健康。

此外，还要有积极向上的心
态，抱有更多的价值观和责任
感。其实，作为感染病科医生，
成就感就很强，也比较幸福。因
为感染病科是能真正能治愈疾
病的科室，我们把病原体搞清楚
了，经过有效的治疗，相当部分
的病患可以完全恢复，病人很开
心，我们医务人员也获得了一种
成就感。在我看来，职业和事业
是分不开的，要有将事业和职业
合二为一的心态。从医30多年，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医生这个职
业，我是把这份职业当作事业来
追求。很多人问我，做医生这么
辛苦，累不累？但我其实并不感
觉累，可能一位病人得了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病，通过我的努力，
能把他治愈，解除他的病痛，这
会让我感到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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